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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小传

一个色彩纷呈的翻译世界
——王宏印先生的译学贡献

张智中

王宏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中外文化典籍
翻译专家、翻译理论家、学者、诗人。作为一
名著作等身的学者、甘为人梯的良师，他把做
学问视为人生最大的追求，学术涉猎广泛，在
翻译理论建构、典籍翻译实践、民族典籍译介
和翻译教学等领域均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
学术耕耘让读者欣赏到一个色彩纷呈的翻译
世界——有对翻译史的追溯，有对译作的剖
析，更有对翻译理论的探索和研究。

由博返约的学术历程

1953年2月23日，王宏印生于陕西华阴，
1976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今西安外国
语大学）英语系。后有五年时间在西北电管
局中心实验研究所负责科技笔译，兼从事导
游与学术口译，这段经历为他日后专注于文
学翻译和文化典籍翻译奠定了扎实的语言功
底。1983年至1984年到上海交通大学参加英
国文化委员会举办的高校英语教师研讨班，
学习应用语言学。1988年至1990年赴美国新
墨西哥大学深造，获文学硕士学位，这段留学
经历不仅拓展了他的学术视野，也让他对中
西文化差异有了切身的体会和认识。此后，
他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2000年底调入南开
大学外国语学院，直至2019年去世。

王宏印的学术兴趣极为广泛。在治学方
法上，他以跨文化研究（心理学、传播学）与比
较研究（哲学、语言学、文学）为基础，主要从事
翻译教学与研究（中西文化典籍翻译与中西
翻译理论研究），兼及人文社科类比较研究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及文学翻译批评研
究；翻译的中外作品包括《公孙龙子》《二十四
诗品》《红楼梦》《石涛画语录》《哈姆雷特》以及
吴宓、穆旦研究之作等。同时，他在文学、语
言学、中西哲学、美学、心理学等领域造诣颇
深，多有著述；日常生活中他爱好绘画、书法、
音乐，仅乐器就会吉他、笛子、二胡、箫、埙等。
这种广博的知识结构和跨学科的学术视野，
使他的翻译研究不是在一个平面上铺开，而
是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从科技翻译到文
学翻译，从翻译技法到翻译理论，从汉语典籍
英译到民族典籍翻译，王宏印的学术历程呈
现出一条由博返约、由技入道的清晰脉络。

翻译理论上的开创性探索

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是中国翻译
学建设的基石，当认真总结并发扬光大。《中
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是
他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书中，他将
中国译论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肇始
阶段、古典阶段、玄思阶段和直觉阶段。这一
分期法，跳出了简单地以朝代或年代划分的
窠臼，以译论自身的理论形态和思维方式为
划分依据，为中国翻译理论史的书写提供了
一个新颖而有解释力的框架。此外，他还在
“无本回译”理论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
提出了重要的理论框架。所谓“无本回译”，
是指将用异语如英语写作的关于中国文化的
作品，再翻译回汉语的过程。王宏印以《京华
烟云》《大唐狄公案》等文本为例，系统阐述了
“异语写作”和“无本回译”的理论概念。这一
理论的提出，回应了一个长期被翻译研究界
所忽视的现象：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经典作
品，最初并非用中文写成，而是由外国作者用
英文或其他语言创作。

如果说上述著作是对前人译论的梳理与总

结，那么“翻译境界论”则是王宏印自身翻译诗学
的创造性建构。“翻译境界论”的核心要义，在于
将翻译从单纯的语言转换提升到审美创造的层
面。王宏印认为，理想的翻译不应止于“达意”，
而应追求“传神”；不应满足于“信达雅”的技术标
准，而应追求译作作为独立艺术品的审美境
界。这一观点体现在他的翻译实践中——无论
是《哈姆雷特》的重译，还是陕北民歌的英译，他
都力图在忠实于原作精神的前提下，创造出具
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译文。“翻译境界论”的提出，
标志着王宏印的翻译思想从“怎么译”的技术层
面，跃升到“译到什么程度才算好”的价值层面。
它不仅是对传统译论“信达雅”标准的深化，更是
对翻译本质的一种哲学思考——翻译不仅是语
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对话、审美的再创造。

在民族典籍翻译领域，王宏印最具开创
性的贡献，是构建了“人类学诗学”翻译理论
体系。这一理论深度融合了文化人类学的
“文化整体观”与“深描”方法，以及诗学理论
的审美阐释与形式关切。“人类学诗学”翻译
理论以“文化翻译”为基石，其核心在于将民
族典籍的翻译置于更广阔的文化人类学视野
之中。它不再将翻译仅仅视为两种语言之间
的转换，而是视其为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
诠释。在这种视角下，民族典籍的翻译不仅
要传达文本的字面意义，更要传达其中蕴含
的民族文化精神、生活方式和审美体验。王
宏印将西方人类学诗学理论与中国民族诗学
翻译研究相结合，为中国式人类学诗学的构
建作出重要贡献，他也因此被学界公认为典
籍翻译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更是民族典籍翻
译研究的拓荒者和领路人。

多文体有独创的翻译实践

莎士比亚戏剧的汉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
重要篇章。从朱生豪到梁实秋，从卞之琳到方
平，几代译者为莎剧的汉译付出了巨大心血。
王宏印的《哈姆雷特》新译本，体现了译者的独

创性。首先，在译本体例和翻译方法
上，他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打破了此
前莎剧汉译中较为固定的翻译模式，
在保持原作戏剧张力的同时，注重译

文作为独立文学文本的可读性。其次，在语言运用
上，注重自然语言的融合，避免使用过于欧化的句
式，也不刻意追求文言化的表达，而是在现代汉语
的自然节奏中寻找与莎剧语言风格的对应。这种
语言策略，使他的译本既不同于朱生豪典雅流畅的
散文体，也不同于卞之琳试图以汉语格律对应莎剧
无韵诗的尝试，而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莎剧汉
译之路。更重要的是，王宏印的译本兼顾了可读性
与舞台表演效果。在哲学层面，他对《哈姆雷特》的
深层理解与表达也颇具特色——不仅仅是在翻
译一部戏剧，更是与莎翁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
哲学对话。这种深层次的理解和表达，使他的
译本在思想深度上达到了新高度。

如果说《哈姆雷特》的翻译体现了王宏印
“引进来”的功夫，那么《西北回响——陕北民
歌英译》的出版则体现了他“走出去”的自觉，这
部译作也是其在民歌翻译领域的代表作。他从
思乡情结出发、以音乐节奏感为引导，使《西北
回响》的翻译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品质。在
翻译策略上，王宏印通过仿造翻译、增译和省译
等方法，既“求真”于原文和作者，又兼顾“务实”
于读者和社会，使译本保留了陕北民歌的语言
特色，再现了陕北民歌自然朴实的风格，传递出
劳动人民朴素真挚的情感。他的这一部译作，
为民歌翻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

王宏印在民族典籍翻译领域的贡献，不仅
体现在理论建构上，更体现在大量的翻译实践
和系统性的研究工作中。《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
究概论——朝向人类学翻译诗学的努力》是这
一领域的集大成之作。这部著作系统梳理了中
国各民族典籍翻译的历史、现状和问题，提出民
族典籍翻译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这一新兴的
翻译研究领域奠定了学科基础。在实践层面，
王宏印的翻译触角延伸到世界多个民族的文
化典籍中——对北美印第安诗歌的汉译，是在
西方人类学诗学理论观照下的翻译实践；将原
始印第安诗歌译入汉语的过程，既是对异域民族
文化的一次译介，也是对人类学诗学翻译理论的
一次实践检验。这种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检
验理论的良性循环，贯穿了王宏印的整个学术生
涯。此外，他还翻译了诗歌评论、画论、书法论、秦
腔剧本等多种体裁的文本。这种跨越诗歌、散文、

戏剧、艺术理论等多种文体的翻译实践，使他的翻
译经验异常丰富，也为他的翻译理论提供了多元
的实践支撑，二者互为滋养，交相辉映，形成了一
套具有个人特色的翻译思想体系和治学方法，为
中国当代译学的发展留下丰厚遗产。

学科建设的奠基之功

在具体的翻译作品之外，王宏印在翻译教
材编写方面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中国文化
典籍英译》是国内首部面向翻译硕士、系统训练
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教材，全书共二十四讲，按
历史顺序安排选材，内容涵盖中国文化史中的
上古神话、先秦诸子学说、诗经楚辞、唐诗宋词、
元剧散曲、明清小说、文人书信等各个方面，规
模宏大，体系完整。这部教材的编写，体现了王
宏印对典籍翻译学科建设的深远思考，他提出
典籍翻译应建立原文、注释、今译和英译的完整
体系。这一主张将典籍翻译从单纯的“从古汉
语到外语”的语言转换，扩展为包括原文整理、
注释阐释、现代汉语转换和外语翻译在内的系
统工程，大大提升了典籍翻译的学术含量和教
学可操作性。同时，王宏印还编著有《世界文化
典籍汉译》《中外文学经典翻译教程》等教材。
这些教材的出版，为中国翻译专业的教学和人
才培养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

王宏印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翻译研究者
和实践者，也是一位卓越的翻译教育者，他一生
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作
为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培
养了大批翻译专业人才；围绕翻译能力培养和
翻译笔法形成而展开的翻译教学思想，对推动
翻译教学话语研究和相关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他将学术研究融入生命体验的治学态度，对后
辈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可忽视的是，王宏印在学术组织方面也作
出重要贡献，他曾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
长、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会会长、中国跨文化交际学
会常务理事等职，这些学术职务使他能在更大的
平台上推动典籍翻译研究和民族典籍翻译研究
的发展。他倡导并推动全国典籍翻译研究会的
学术活动，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会议和研讨
活动。在他的努力下，典籍翻译研究从翻译研
究的一个分支领域，发展成为具有独立学科地
位的研究方向。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更是从一个
几乎无人涉足的领域，发展成为翻译研究的一
个热点方向。他在翻译理论、典籍翻译、民族典
籍翻译等领域的著述，均具有较高的被引频次
和广泛的学术影响。可以说，王宏印的学术影
响已经超越了翻译研究本身，辐射到了文化研
究、民族研究、跨文化交际等多个学术领域。

2019年12月17日，王宏印先生因病在天津去
世，享年66岁。此前不久，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
“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然而他未能亲眼见到获奖
证书。在病榻上，他曾写下一首小诗与后学共勉：

翻译未必要资深，自古青年出才俊。译坛

代有名译出，融通中西师严林！

这短短四句诗，既是一位毕生从事翻译事
业的学者对后辈的殷切期许，也折射出他一生
追求的精神境界——融通中西，以翻译为桥梁，
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作者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翻译系主任、中华诗词外译中心主任）

王宏印（1953—2019），陕西华阴人，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全

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教育指导委员会委

员、教育部高校英语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中国

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会

会长、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政府

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出版各类著作

七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著述总字数约

两千万字。代表性著（译）作有《〈红楼梦〉诗词曲

赋英译比较研究》《〈诗品〉注译与司空图诗学研

究》《穆旦诗英译与解析》《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

释——从道安到傅雷》《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世

界文化典籍汉译》《哈姆雷特》《西北回响——陕

北民歌英译》《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概论——

朝向人类学翻译诗学的努力》《朱墨诗集》等。

父亲周汝昌是位书生，一生著述繁多，他故去后，我一直在
搜集、整理他的著作，包括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及手稿。我发
现父亲平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红学文章，且刊发在报
纸副刊上，这让我很惊讶，也引发了我后来对副刊的兴趣。

那是1947年，父亲当时还是一名燕京大学的学生，他撰
写的第一篇文章《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
曹雪芹》通过顾随和赵万里两位先生发表在天津《民国日报》
图书副刊上，引起学者胡适的注意。后来父亲又连续在这个
图书副刊上发表了《曹雪芹的生年（再论红楼梦作者）——答
胡适之先生》和《红楼梦的考证方法》，引起不小的反响。

父亲的出生地在天津的咸水沽，他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
这里度过的，因而对故乡的感情炽烈且浓厚，时常围绕天津的
民俗风貌、自己的童年成长、文化传播、生活苦乐、红学知识等
主题，撰成小文投给报纸。上世纪80年代后，《天津日报》副
刊就成为父亲投稿的优选，它既能刊发学术性随笔，也是一块
能发表诗歌、散文、杂文和美术作品等体裁的园地。由此，副
刊成为父亲抒发情感、梳理思绪的好去处、好“朋友”。

报纸有大小之分，有薄厚之别，
其版面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
父亲常常是打开报纸，先翻看副刊，
关注副刊，看看刊登了哪些人的文
章，有哪些有意义的作品。他会把
自己关注、喜欢的文章用红笔圈起
来，旁边写上“保存”二字。
《天津日报》副刊有两大版块，一

是“文艺周刊”，一是“满庭芳”，都是父
亲喜欢看的，刊发的诗歌以及“沽上丛
话”等栏目他每期必看。父亲曾撰写
过《故乡津市名胜新咏》，在“宫南别
苑”小记中提到天后宫，“吾乡之天后，
即台湾之妈祖，其香火崇祀之盛，甲于
环宇，遐迩艳称。是以我敢断言：后于我沽，原为祈福保安之神，而
在两岸，则中华一统河山之和平女神也”。那个时候，父亲就借助
副刊的影响力，以妈祖文化的书写联结两岸的文化情感。

上世纪80年代初，“满庭芳”版面创刊时，父亲给予了极
大支持，对“满庭芳”这个名称也极其欣赏，说“满庭芳”副刊的
特性就是一庭茂草，虽非参天大树，但是其气芬芳、其色润绿、
其质柔韧、其象旷远、其生不息——“春风吹又生”“径草踏还
生”，它既是芳草，不容荆榛混杂、搅扰，也不会变成蓬蒿。

父亲与《天津日报》副刊联络最多的时段是在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记忆中，1983年9月，在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
顾问委员会成立不久，他就写了一篇《红楼电视谈》，介绍此剧
拍摄的意义和难度；在“文艺周刊”上发表过《〈红楼梦〉剧序》，
向读者宣传介绍1987年版《红楼梦》剧本。他还写过回顾童
年经历的《少年书剑在津门》，记下自己的一段抗战心路历程。

最让我难忘的，是《天津日报》副刊为父亲特别开辟了一个
专栏，叫作“响晴轩砚渍”。“响晴轩”是父亲的一个斋名，“砚渍”
就是留下的笔墨痕迹，专栏名字非常贴切。这个专栏始自1987
年年底，差不多结束于1997年。父亲结缘我续缘，2014年，我
接下“响晴轩续话”专栏，也开始为《天津日报》副刊写稿。

在“响晴轩砚渍”里，父亲写的文章品目繁多，五花八门。他
钟情于天津曲艺，介绍过“天津红楼曲艺专场在京献艺”；他喜欢
忆旧，写过旧时过年的《渊渊鼓音》《过年须说吉利话》；他酷爱中
华文化，写过《中华文化八千年》；他佩服同窗，写过《黄裳·我·红
楼梦·水西庄》。父亲曾说过研究书法比红学难，因此写了关于
书法的一组文章，如《柔翰与八法》《画的精义——书画之本》等；
父亲研究天津的历史，写了《天津祖地——大直沽》《直沽大小自
谁分？》；他痴迷天津皇会，写了《海大道·柳劫·皇会》等文章……

1992年11月6日，当“满庭芳”创刊满千期时，父亲撰《巧媳
妇赞——庆贺“满庭芳”1000期》一文，赞扬了“满庭芳”的文采
风流，脍炙人口，说真正的功臣是本刊拥有的几位“巧媳妇”，指
的是版面的几位编辑同仁；2000年3月，值“满庭芳”创刊两千
期时，父亲又写下《“满庭芳”两千期贺语》，以示祝贺与赞许。

满庭芳——满院香！父亲与“满庭芳”的缘分越来越深。
有了“满庭芳”版面的大力支持，父亲精神也为之大振，他

连续撰写了一组“域外红情”文章，向读者汇报在美国访学期
间参与的有关《红楼梦》的活动；父亲还写了多篇介绍与师友
朋俦交往的文章，如《知音多少在津门》《记张君秋》《钱钟书先
生》《沈从文先生》等。那是父亲最美好的一段时期。

父亲说，一家好的报纸，要有一个相当的“窗口”，让读者
借此“口”之光而得知其地的文化教育、文学创作是怎么样
的。报纸副刊好比民族文化的阵地、精神世界的家园、学术传
承的渊薮。博览方能充实，充实则绽放光芒。

美好的副刊！难忘的副刊！
祝《天津日报》副刊发扬光大办刊传统，越办越好！
（作者系文史研究者，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之女）

上午9时，我们一行人乘车去参观墨西哥国
家人类学博物馆，这是拉美地区规模最大、最具
代表性的人类学博物馆——从非洲老祖母进入
美洲原始人类发展，直到辉煌的玛雅文化、阿兹
特克文化——展陈内容极为丰富。如果说前一
天看到的是玛雅文化的宏观叙事，那么今天看到
的则是创造那种宏观叙事的人。

博物馆展示区域分上下两层，
一层是十二个考古展厅，二层是民
族学展馆。考古展厅以大量珍贵
文物为载体，顺次介绍了印第安文
化发展的全过程。美洲印第安文
化多元并存，有着复杂的时间与空
间关系，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课题。
简单来说，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400年间的奥
尔梅克文化兴盛较早，创建了大型纪念碑、巨石
头像和金字塔等，其中用整块玄武岩雕刻的巨
石头像重达数吨，我们看到的是一尊重达30吨
的头像，扁平鼻、厚嘴唇，造型极具冲击力，令人
震撼。奥尔梅克文化因其在雕塑、神庙建筑、历
法等方面的率先发展，被认为是整个中美洲文
化共同的基石，其金字塔、神庙、玉器雕刻、历法、
玉米神崇拜等启发、促进了玛雅文化的发展。

研究者一般将玛雅文化的发展分为三个时
期：约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300年的前古典时
期、公元300年至900年的古典时期和公元900年
至1697年的后古典时期。展览中可以看到前古
典时期最早的玛雅人定居村落模型，包括玉米、棉

花种植和狩猎活动，历
法和文字的发明，早期
的宗教艺术品以及特奥
蒂瓦坎古城遗址的模型
等。古典时期是玛雅文
化的全盛期，展厅内展
出大量的石碑、石雕、壁

画、彩绘陶器以及各种金属制品，如笑面人像、彩
绘人像锅、美洲虎瓮、雨神像瓮、玉米神像石斧、人
面纹香炉等。展厅中还按实体大小复原了古典
晚期的帕兰凯王墓，其中精美的高浮雕墓盖、翡翠
面具及豪华饰物令人印象深刻。

玛雅文字也是一种象形文字，已知的表意和

表音符号有800多种，
词汇量约有3万个，刻
在石柱、陶器和玉石等
上面。尤其是高大石
碑上镌刻的排列整齐
的玛雅文字，让人联想
到中国的甲骨文，同样
是用象形文字记录史
事，只是选择的载体不
同。现存玛雅文抄本
只有几部，多分藏在欧

洲的图书馆中，至今尚未完全释读。展厅里可以
看到西班牙人编制的几种玛雅文识字课本。

阿兹特克人最初生活在墨西哥西部的海岛
上，11世纪中叶开始向墨西哥盆地迁移，15世纪
强盛扩张为中美洲各部落的盟主，发展成早期奴
隶制国家，其文化吸收了玛雅文化的很多元素。
直径3.6米、重达24吨的太阳历石是阿兹特克文
化的辉煌象征。16世纪阿兹特克城邦被西班牙
人征服，而最后一个玛雅城邦于1697年被毁灭。

二层的民族学展馆，展示不同时期、不同民

族的生产、生活用具，以服饰、兵器、宗教用品、
乐器等文物反映墨西哥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
化艺术，与一层的历史考古两相映照。

如此丰富的内容，细看至少需要两天。我们
的参观时间仅有两个多小时，过于仓促。幸运的
是，墨西哥的地陪小朱是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

以专业眼光挑选最典型的展品作
简明扼要的讲解。正是因为听懂
了，更令人生发意犹未尽之感。

在国外旅游，地陪导游非常重
要，随团的国内导游实际只是领
队，负责日常事务处理，讲解全靠
地陪。但是地陪又是当地旅行社
派遣的，国内旅行社并不了解，所

以很大程度上是靠运气。小朱看上去有些拘谨，
市区游览时讲得也平常，但在特奥蒂瓦坎古城大
家走散时，关键时刻见识了他的真功力。

在墨西哥城里，小朱带领我们参观了三文
化广场，此地最初是印第安人的石构祭祀建筑，
后来西班牙人在后侧建造天主教堂，20世纪五
六十年代当地政府又在附近建起了现代高层建
筑，此广场遂因三种文化并存而得名。

墨西哥城的现代轴线是改革大道，道路宽
阔，两侧多是现代高层建筑，串起一系列城市广
场。我们在天使独立广场周边散步，路旁有许
多行为艺术家的简易表演棚，少有行人驻足观
看，偶有游客围观。为弥补未能参观总统府的
遗憾，晚饭后我们游览了宪法广场，广场东侧的
总统府和对面的市府大厦晚上都不开放，只能
欣赏外观。广场北侧的大主教堂建造时间历时
两个半世纪，融合了文艺复兴、巴洛克和新古典
主义风格，射灯照映下的双钟楼尤其显得壮观。

当晚，我们从墨西哥城飞抵萨尔瓦多首都
圣萨尔瓦多，继续玛雅文化探索之旅。

插图：阿兹特克文化巨石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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